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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业创新联盟企业展示

喝酒喝酒，酒体本身的品质当

然重要，这是“喝什么”的问题。

喝酒的另外两个要素，其重要

性也不可小觑：一是酒具，用什么

喝？一是酒伴，跟谁喝？

酒之道：器与人
好的酒友有些时日不见，会特别想念，不仅是想酒，也不单是思人，而是想念酒和人在一起的状态。

贾梦玮

杜甫写酒的诗不少，虽然酒量可能

不如李白。他的《少年行》三首之一写到

酒器：“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

孙。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

根。”瓦盆盛酒不仅“长儿孙”，而且有“惊

人眼”的艺术效果；醉了卧的也不是“花

丛”而是“竹根”，粗朴的原生态。

一人不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酒醉

骂仇人，说的是酒伴的重要性，和谁喝？

有的是因酒相识，有的是相识相交多年，

酒帮助他们、我们更好地敞开了心扉。

好的酒友有些时日不见，会特别想念，不

仅是想酒，也不单是思人，而是想念酒和

人在一起的状态。“举杯邀明月”，从来是

李白们做的事；我若举杯，邀的肯定是酒

友，干月甚事？李白所说的“醒时相交

欢，醉后各分散”，反正我没经历过。

酒友如同战友，唇齿相依。你开心

了，酒友会带来好酒让你喝好，让你更好

地开心！一旦你有“借酒浇愁”的嫌疑，

他（她）的手会盖住你的酒杯，藏起所有

的酒瓶，无论你大呼小叫地“再喝一杯”

“再来一瓶”，绝对“铁面无私”，执法严

苛。有时，酒伴觉察出我可能喝高了，一

定是送到家门口，确认无事后才肯离

开。无数次，喝完酒回家的车上，酒眼朦

胧，看看前座、身边的酒伴，酒的热烈与

水的温柔，酒的兴奋与人生的温暖安逸，

竟可以如此水乳交融。

十几年前，那时我还单身，常在一起

聚酒的是三四个固定的朋友。冬天快来

临时，我们曾约定：以雪为期，只要天降

瑞雪，大家自动到某一常去的酒馆碰头，

不再另外通知。那几年以雪为号，没有

一人、一次失信。当你带着满身的雪花，

走进温暖的房间，看到你的酒友已在翘

首以盼（当然还有美酒），那种幸福是其

他幸福所无法取代的。

我坚决反对酗酒，醉酒不仅是对人

的伤害，也是对酒的不敬，在天下所有需

要把握的“度”中，酒量的“度”是最难把

握的。但我岳父战友的这个“酒伴”故

事，还是让游走酒坛多年的我感动不已

——是那种无法说出，也不想说出的感

动。

两位老友，当然也是多年的酒友，这

次大概是真的喝好了。但酒再好、人再

亲，终有一别，酒席散了才有再聚。其中

一位，喝完酒骑车回家。也许实在坚持

不住了，他歪歪斜斜地下了车，推着自行

车走了一段；感觉仍是车行不稳，于是把

自行车轻轻地平放在一边，自己则坐靠

着一边的大树呼呼睡去。醒来后，好不

容易将自行车扛上楼，带到家，夫人已经

上班，孩子已往学校。他小心翼翼地将

自行车安置在自家的大床上，盖好被子，

自己则躺到一边的沙发上又沉沉睡去。

在他仅存的一点意识里，他把那辆

自行车当成了他的酒友：无论如何，他不

能丢下他（它）不管！于是才有他那些合

情合理、坚定不移的举动。我想，还有他

不可动摇的信念：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不

管酒醉还是酒醒，先安顿好自己的兄

弟。这样清醒的意念，连美酒也不能将

其麻痹。（作者系《钟山》主编、《扬子江文

学评论》主编）

酒礼之道

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具种类繁

多，且妙用不同。查良镛《笑傲江

湖》中的祖千秋如此大谈酒具：汾酒

当用羊脂白玉杯；梨花酒用翡翠杯

最好；关外白酒用犀角杯可增酒色；

古藤杯可让百草美酒大增芳香之

气；青铜爵可显增高粱美酒之古意；

夜光杯最适合饮葡萄酒；饮玉露酒

要用琉璃杯方可见其佳处；而饮绍

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

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

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

由此可见酒杯的分工之细，而

且分工的原则性很强，彼此不可替

换。只是，一般人即使知道各种酒

杯的妙处，又能到哪儿找到这些宝

贝杯子呢？

西方人借助于现代科技，对酒

具之道亦有重要贡献。酒杯的设计

和制作因此不仅大有讲究，而且大

可讲究。好酒杯的设计需兼顾三个

方面，调动视觉、嗅觉、味觉共同参

与品酒大事。首先，材质的清澈度

及厚度对品酒的视觉效果极为重

要，这是眼睛品酒；其次，杯子的大

小及形状会让酒的香气的强度及复

杂度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鼻子品酒；

再一条，杯口的形状决定了酒入口

时与味蕾的第一接触点，从而影响

对酒体的组成要素，如果味、单宁、

酸度及酒精度的复杂感觉，最后这

才是“口福”。只要你讲究，你就无

法忽视酒具的这些方面，没法否认

酒具之“道”。

现代酒具，用什么喝，当然是法

国人的花样多。白兰地、威士忌、香

槟、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鸡尾酒、雪

莉酒和波特酒，都要用不同的器

皿。喝、饮、品，用不同的杯子，杯杯

不同。更讲究一些：同是喝红葡萄

酒，波尔多与勃艮第，还要用不同的

酒杯。

到目前为止，喝红酒最“饕餮”、

最粗放也最为“糟蹋”的一次，是一

位老兄带着我们一群爷们去一家叫

什么“公社”的饭店喝酒。“公社”，顾

名思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

格，方桌、条凳。店里没有酒杯，一

律是粗糙的海碗，碗就是杯，打的是

怀旧的“土”牌，但我们带的却是两

箱法国红酒。于是，上好的法国红

酒，咕咚咕咚地倒进大海碗里……

关键是，酒具往往决定了喝酒的风

格：大海碗，无法浅斟慢酌、察色闻

香；用此物喝酒，必然是另一种喝酒

的方式：从长条凳上起立，双手捧起

老海碗，泼泼洒洒的，还要仰着脖

子，“干”……不要说法国人，连我这

等粗人都要为此种景象晕倒！

这次虽走了极端，印象深刻，但

关于酒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

朋友的亲身经历，那两只鸭蛋壳“酒

杯”。

他们那次喝酒，用的都不是上

述这些杯子，也没有碗。20世纪60

年代的农村，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

伙伴赶着牛车去集上。由于路程和

车速的关系，想到“旅途”会比较枯

燥，于是带了一瓶老烧酒（苏中农村

常见的大麦烧）、两个咸鸭蛋上

路。

“旅程”开始后，一路闲聊，等到

以酒佐兴时才发现：酒、酒伴和下酒

菜有了，唯独没有盛酒的家伙。情

急之下，决定先把一个鸭蛋敲成两

半，迅速吃掉里面的内容，于是就有

了两个鸭蛋壳酒杯……我的朋友

说，那一路，酒特别的香；那以后的

酒，无论是什么酒，用什么杯子，再

也没有那么香过。

酒具之趣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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